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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月黑



我叫劉一強，今年十七歲。

事緣我跟另外十名同班同學在暑假相約在長洲宿營，打算一群同齡學生一起嬉戲玩樂，午夜狂歡，玩白痴遊戲。

只是沒想到，那晚我們乘上晚上21：30的渡輪後，便沒有離開過長洲。

看似普通的中學生活動，卻變成了一連串恐怖事件，好友之間的生離死別，無盡的血腥......

那天我跟女友阿怡要在銅鑼灣補習，故只好中途加入。個半小時裡的課堂我根本無心裝載，因為再過不久，我就能夠大夥兒們玩個樂而忘返。

很快，時鐘裡的分針已繞了個半圈。

我牽著阿怡的手，穿插於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軒尼詩道，前往百德新街，然後登上11號巴士往中環碼頭。

這一晚，天很快黑，月亮圓得有點詭異，連周圍的雲朵也被月光照得半灰半白，整個世界的氣氛讓我有一點迷惑。

突然，褲袋裡傳來兩下振動。

我往下一拉，是阿賢傳的Whatsapp：「屌你兩個快撚d啦！依家有阿偉既娛興節目『屎忽碎大石』呀，笑到我地仆街。」

阿怡大概也看到了短訊，噗地笑了一聲說：「阿偉肯定係俾佢地逼架啦！」

沒錯，阿偉是一個很認真的人，成績好得被譽為我校難得一見的天才，那麼沒腦的事，應該是粗口爛舌的阿賢迫他沒錯。

不過，我總是跟阿賢很合得來。我們於「中環碼頭」站下車，趕上了晚上九時半的渡輪，然後隨便往窗旁的位置坐了下來。

或許身旁的阿怡跟我一樣，從踏進渡輪的一剎已察覺到這艘船有點不對勁，除了燈光很暗以外，乘客也出奇地小，探頭望向整首船也只是坐著寥寥無幾的人，我們心中也許都以「晚上乘客較小」或「機件故障」的理由將自己瞞過，不把發現的說出來，況且事實真的是這樣也說不定。

渡輪開出不久的一瞬間，我才驚覺周圍的氣溫實在低得可怕，冷空氣直接傳到肺腑中，即使到了晚上，溫度也不可能低得如此沒譜吧！

這一次我必須得向阿怡說。

我把臉一轉，我才發現她已在我肩膀上睡著了。

窗外的冷風也把我吹得睏了起來，打了幾個顫抖。

我的預感告訴我，這一切也太不對勁了，我得找辦法將身邊一切疑點弄清楚，好讓我能平安地跟大夥兒會面，可是，在意志力與睡意的這場拉鋸戰中，我始終不敵沉重的眼皮，最後便眉頭緊皺地墮進夢魘中，

如果我要是沒有睡著的話，我該會感覺到，這趟船程，比較像是通往陰間......





2.到步



（二）
感覺好像已經睡了很久般，脊椎也開始酸了起來，而手臂卻被冷風吹得佈滿了疙瘩。

渡輪已到彼岸，我拍拍身旁的阿怡道：「我地到左長洲啦。」

阿怡回答說：「點解...我好似訓左好耐咁既？同埋阿強你啱啱覺唔覺得周圍好凍... 」

沒錯，在渡輪駛出不久，四周的溫度突然急降，可是到了現在，溫度又驟然恢復了，而奇怪的現象卻一直沒有停止。

我說：「阿怡你望下個海出面，見唔見到好大霧呀，係咪大陸啲霧霾已經吹到黎香港呢？」

我倆沒有管太多，離開碼頭後我們便聯絡阿賢他們一夥人。

不久，阿怡便開口叫道：「阿強你用部電話睇下搵唔搵到佢地？」

聽罷，我便取出電話聯絡他們。

然而才不到十秒後，我便忍不住破口大罵：「仆街3台......我聽日就cut左你！」

阿怡得知同台的我也聯絡不到他們後，便說：「佢地係東堤小築個邊呀嘛，我地直接行過去問個邊啲人啦。」

就在前往阿賢他們的所在地途中，我們都被眼前一座三層樓高的竹棚吸引了注意力：

「     長洲新興街街坊會
   佛法無邊盂蘭勝會普渡眾生   」

什麼嘛，原來現在已經是鬼節了？

回想起來又的確每逢暑假都是鬼節開始的時期，小時候父親總告訴我鬼節就是個百鬼夜行的日子，若晚上仍貿貿然走到街上，你必定會碰上一些不應該看見的東西......

小時候每逢鬼節我總是會尿濕褲子，可我現在寧可見鬼，也不想面對把我弄得半死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呢！

不過阿怡絕不是那樣想就是了，我的手指骨快要被她握得斷掉似的......

走著走著，我們便來到東提小築的入口處。

人家常說這兒陰氣重重，我看看手錶，現在都已是晚上的十一時多了，可我卻感受不到半點陰森，只是人流有點少罷了。

我們繼續往前走，看到一個應該是這個渡假村職員的人，年過五旬，感覺像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，然而經過小小的溝通後，這個感覺便更加強烈。

我問：「唔好意思，請問知唔知吳浩賢係住係邊間房？」

她回答：「歡迎你地，你知唔知佢地電話幾多號？」

接著，我便道出阿賢的電話號碼出來，可是申請人卻不是他，然後我便取出電話，差不多把我們所有人的電話都說了一遍，她才說：「搵到啦，跟我過黎啦。」

在走向房子的途中，她說：「其實我係呢度既老闆娘，你地有咩要幫手就搵我地啦，拿，俾多條鎖匙你地用，玩得開心啲！」

然後，她便轉身離開，我們亦到了房間的門口。

「叮噹，叮噹」我不耐煩地按著門鈴，過了將近二十秒還是沒有半點回應，於是我便取出老闆娘剛遞給我的鎖匙將門打開。

門扉一開，房內竟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。

「阿賢？阿偉？係咪度呀？」我這樣對著漆黑一片的房間叫道。

阿怡帶著輕微震抖的語氣問：「我地...係咪入錯房呀？」

我一臉疑惑地回答：「無可能架，個老闆娘帶得我地黎就唔會錯架啦，唔通佢地仲未到？」

我將燈製打開，房間依然是空無一人，傢俱整整齊齊地放置著。

不知怎的，我總覺得這個房間有點怪異，總是有點令我心寒......

我跟阿怡逐一將房子裡面廁所，睡房的門打開，直至剩下這最後一扇門。

我慢慢將門推開，感覺像是恐怖電影的情節一樣，從門縫中望去，還是跟其他睡房一樣，漆黑一片。

突然，房內傳來微微的哭泣聲......

下一秒，便立即傳出由男性聲音的咆哮：「嗚啊啊啊啊！！！！！！！！」阿賢從漆黑的睡房裡跳了出來。

我跟阿怡嚇得雙雙倒地，連眼淚也快蹦出來了。

「阿賢你條撚樣！！」我激怒地叫著，然後便一拳一拳的對他亂揮。

阿賢掩著肚子，笑掉大牙似的說：「呀哈..哈哈哈！！！笑死我啦，你啱啱個樣...淆到...哈哈！！ 」

隨即，一把正氣的聲線說著：「阿強佢地會暴斃既機率係24%，所以我強烈反對剛才既行為。」他是阿偉。

惡霸聽罷，便從阿偉背後撲向他：「你條友又係度扮正義！阿賢我地con佢！」

而女生方面，阿怡的兩名好友小玲和阿均則安慰著受了驚似的她。

就這樣，周圍的氣氛就被這班年青人的吵鬧聲而抄熱起來，

可是，在我剛踏進這所房子時所感受到的靈異，還是沒有半點減弱的跡象......

阿偉托一托眼鏡，說：「行啦，我地搵埋隔離房個兩對情侶出去食宵夜啦，阿強你地補完習就趕過黎都餓架啦。」

我的心思被阿偉一語道破，而他除了成績優異外還十分能顧及其他人的需要，

因此 ，我、阿賢和阿偉三人可算是難兄難弟。





3.宵夜



(三)
凌晨十二時，一向都給人最容易撞鬼的印象，不過任憑周圍的氣氛有多令人恐懼，也不足以將我嚇到，因我們這小隊的十一人已經齊聚起來了：
1.我
2.阿怡 (我女朋友)
3.阿賢 (粗口爛舌)
4.阿均 (阿怡好友)
5.惡霸 (表面凶惡的紙老虎)
6.小玲 (惡霸女友)
7.阿偉 (聰明絕頂)
還有獨自租了我們七人旁邊那間小房子的兩隊情侶，

說到為什麼他們要另租房間，原因應是他們晚上應該有某些情侶之間的特別活動，我們也不希望打擾人家，所以便讓他們另租房間。

可說實在，我也想跟阿怡兩人獨自租一間房間呢。

就在前往大街途中，阿賢懷有半點疑惑地問道：「喂...你地覺唔覺得周圍有啲唔對路？」

站在惡霸身旁的小玲說：「係咪因為周圍好小人...？雖然依家成十二點，但係照計無可能成條街連一個人都無...」

我立即插嘴：「無錯，岩岩我同阿怡入黎長洲個班般開出個陣都只係九點幾，個係船上面竟然連廿個人都無...」

阿怡一邊聽見我說的話，一邊用力地點頭，認同大家所發現的現象，然而剛才在船上我所察覺的奇怪現象當然不止如此，可是我見大夥臉上都掛著半分不安的神緒，我決定不把話說下去，以免增加大家緊張的氣氛。

此時，面容依然淡定的阿偉托著眼鏡說道：「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依家正值中國鬼節—盂蘭節。當然呢個原因根本就唔足以令暑假長洲既遊客減少咁多，你地記唔記得，上年八月發生係長洲既個單新聞？」

此時，周圍的人臉上的表情已由不安變成了恐懼，後方更有女生被嚇得尖叫了起來。

阿怡眉頭緊皺地說：「我記得...上年呢度有個渡假村竟然有十幾個人集體自殺...新聞仲話當時既警員係案發現場嚇到暈左添呀。」

阿賢道：「屌，見到十幾條屍一齊吊住係天花板，比我都尻濕啦係咪？」

惡霸此刻大叫：「挑！老子什麼鬼也不怕！」可是口裡說不，身體卻很誠實，他抖震的雙唇已經徹徹底底地出賣了他，

若果我說，上年這件奇案就發生我們正在租用的那處渡假村的話，他必定會立即取消今次的活動吧。

但見他們好像毫不知情，那我也無謂說出來嚇唬大家，況且我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。

走了不久，我們才發現大街上的大部分商店已經早就關門大吉了，除了眼前這一檔小販。

惡霸連聲叫道：「哇又會咁好彩仲有一檔既，喂你地想食咩我請！」

然而，當我們望住那名小販之際，我們所有人均稍稍卻步......

小販的眼神充滿了怨恨，而且仇視著我們，彷彿我們跟他早已有過節一般。

而我們則一同望向剛才豪爽地說要請客的惡霸，無形的壓力促使他一臉尷尬地向小販說：「唔該......俾幾串......」

惡霸嘴裡的話還未說完，便已經被小販大聲地呼喝：「喂!你地做咩呀?走啦!呢度啲野唔係俾你地食架!」

雖然小販沒直接的詮釋所言，但是我們都明白他的意思，

除了身後的那名白痴：阿賢。

聽到小販無禮的回應，他立即喝道：「喂!你今時今日咁既服......」

我跟阿偉立即上前阻止，然後連忙向小販道歉：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......打...打搞晒...」

接著我們一行人便走回頭路，返回渡假村。

阿賢說：「你兩條友做乜野?唔幫手都算仲阻撚住晒......」

我便用他的口吻敬他一句：「你是咪憨尻?人地好明顯唔係做我地既生意架啦!」

阿賢好像恍然大悟：「喔...我明啦，唔撚係掛......」

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，其實事實，正好相反吧？

我們垂頭喪氣地再回到渡假村。步入房間之際，我被門口的房號牌嚇個正著……

什麼跟什麼嘛，「D02」號房，不就是上年發生兇案的案發地點嗎？

看着大顆兒一個又一個徑自走進房間，我決定不把我記得的事情告訴他們，畢竟像阿均或小玲這些膽小的女生知道真相後，想必會要求現在就離開長洲……

我才來了兩三個小時啊，這件事，還是只有自己知道算了，

什麼猛鬼勝地…我聽你鬼扯！……

不過,豈料我這自私的決定，竟將身邊的好友一個一個地殺死。
 





4.血字



踏入房間，在我剛才離開這裡時背脊所感受到的靈異，不安，依然如影隨形......

宿營活動裡提議睡覺的毒撚現實中只會受人排斥，此時我們各自提出遊戲建議，可是卻又想不出個所以然。

年青人年少氣盛，死這個字懂寫，卻不懂怕。

惡霸，那他媽的混帳竟然提議玩一個禁忌遊戲：「不...不如玩碟仙啦！」

傻的嗎？即使是不怕鬼，也根本不會玩這個遊戲！不對，那根本不是個遊戲。

我立即舉起右手，坦率地說：「我唔玩。」

阿賢用鄙視的眼神說：「阿強你唔係驚呀？」

我心裡暗暗道：「吖，你老......」

周圍的人猶疑著參不參一腳，直到備受大家相信的阿偉說：「我唔信呢個世界有鬼，玩下無妨。」

因此，阿怡、阿均和小玲也稍微點頭，表示參與，而那兩雙情侶就早已漏之則吉了。

最後，我唯有無奈地加入。

惡霸自感良好地說：「黎啦黎啦坐低唯個圈，我去搵下啲工具先。」

六人面面相覷，而我則低頭感嘆：「請鬼容易送鬼難」，

筆仙請小鬼，錢仙請惡鬼，

碟仙，請厲鬼。

這個遊戲的可怕是超越你們所想像的，要不然就不會連政府也下令查禁了......

惡霸從廚房走出來，手上提著一張黃色紙，白色蠟燭、 香三根，及一隻瓷製碟子。

我立即驚呼：「唔撚係掛？連香都俾你搵到？」

惡霸回答：「呢個地方有...唔出奇啦。但係我搵唔到紅色既筆。」

小玲說：「呀我有支紅色唇膏呀。」

「岩晒。」惡霸說罷，便提著唇膏往碟子中畫了一個箭嘴，然後點上蠟燭，再將碟子倒擺在黃紙中央，

然後繼續道:「食指放上去。」

嘴巴念著：「碟仙、碟仙請出壇」，

突然碟子開始繞圈......

這此刻周圍的人也被碟子的舉動嚇得目瞪口呆。

然後惡霸問了一道問題：「你是神是鬼？」，碟子繼續轉動，用唇膏所畫的紅色箭頭慢慢指著黃紙上寫定了的鬼字......

忽然阿怡大叫：「啊...我唔玩啦！」隨即便衝入廁所，對著洗手盤嘔吐。

我隨即安撫著她：「你無事嘛...？」

她回答：「我好唔舒服，啱啱仲感受到有污糟野係周圍...阿強，我地要快啲走啦......」

不可能吧？那麼扯？這遊戲果然不簡單...

接著我便向大家說：「今晚大家早啲休息啦,聽日再玩過。」然後就跟阿怡同床共枕。

累了一天，也該好好休息了，說好的明明是來渡假好好放鬆一下的，怎麼怪事連連......

當你以為事情已經壞透了的時候，原來更壞的，還未出現......

鬼壓床是我早已有的慣病，但是今天，這鬼壓床也來得太不合時了，

進睡不久，便已就範。

就在窗邊，我看到一個神色兇狠的人，右手拿著刀子，左手向我打招呼，然後微笑...

幹！到底是幻覺還是人？(鬼壓床時經常會產生幻覺)是人...是鬼？

不，那肯定是人！總覺得他有點眼熟......

身體動彈不得，口裡說不出話。

但潛意識告訴我，來者不善。

當我的身體恢復機能後，那個人影，也早已漏走了，

他到底有什麼陰謀？

我走出客廳，往窗外及門外四處張望，也看不見人影半個，難道就真的是幻覺......？

然後我便走進廁所洗個臉，冷靜一下情緒，

殊不知，每況愈下。

這腥味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是這裡面傳出來的。」我望向浴缸想著。

隨即我一手將浴簾拉開，

發現了三個大字，用血寫出來的三個大字刻在簾後的牆上...

「快点走。」

我最初的反應是「你老母寫乜野殘體字」，

回過神來，我已被嚇得三魂無主，七魄均飛......





5.遺容



碟仙...鬼壓床...神秘人...血字。

一切怪事，有關連嗎？

看看手錶，四時許。深遠的黑，暗淡的藍，靜寂的天空有月明，但沒有星宿閃爍。

身旁的阿怡倒是跟我一樣累了一整天，我也不好意思把她吵醒，

因此，這一夜，注定轉輾反側，久而不眠。

隔壁的房間所有門也通通鎖上了，作伴的也只有自己的影子。

原來寂靜與空虛，也是個挺厲害的殺手。

天一亮後，我才敢步出客廳，此刻，我一步一驚心地前往廁所，重新查證。

我把浴簾拉開！

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

血字已經消失了。

若果將一切都以幻覺作總結的話，恐怕也太沒說服力，

因為我深知道，剛剛那個晚上，自己的意識根本清醒得不行，

算了吧，為了補眠，也只能欺騙自己那些怪異事件是幻覺罷。

接著我便跳進床舖，呼呼大睡......

...

「啪啪，啪啪！！」

廳外傳來幾下拍門聲，我跟阿怡也睡眼惺忪地爬了起來，看看是誰憂人清夢。

門一開，是隔壁房子的那兩對情侶。

「怎麽了？」我懷著磁性聲音道。

「大件事了，長洲被封鎖了！」

什麽？開什麼玩笑！「點解？」我繼續問。

其中一個女子說：「又有一單新野，又係呢度，又死左幾件......」

矇矇鬆鬆的我立即被嚇得精神抖擻，我道：「唔撚係掛...快啲叫埋阿偉阿賢佢地諗計啦要！」

其中一個男生回答：「唔洗啦，今朝六點佢地已經搵過我地，話走人先，叫我地萬事要小心然後就走左。」

我立即大聲吼道：「個班仆街！是人唔是！竟然dum低我地自己走佬！」

那男的繼續說：「唔係呀佢地話你兩們咁攰廢事嘈你地，佢地有叫過我四個，我地話想留多陣，點知就乃野啦。」

我再說：「咁依家仆街啦，唔荒唔『成班困左係長洲出唔返黎』啦，點好？」

他們說：「出去食個飯，然後攞下料啦。」

事情說來有點奇怪，阿偉他們早已知道有命案，所以預先走人?

媽的，心靈感應？第六感？哪有可能。

而且，他們才不會那麼沒義氣遺下我們，我深知道。

事情的確很奇怪。

換過衣服，整理一番後，我們便離開這間鬼扯的怪屋，一行六人，我，阿怡，以及不太相熟的兩對情侶......

這組合讓我有點不自在。

在我們那棟房子的後方不遠處站著了一大班警員，還有老闆娘，

交房的時間也差不多夠鐘了，而且長洲的情況又不明朗，因此我們逕自上前，交代一下續房的事宜。

我開口向老闆娘說:「老闆娘，我地兩間房差唔多夠鐘，打算向你續房。」

她以仁慈的聲線回答：「依家都唔會有客人多架啦，你地就用住先啦，到長洲解封先交返都唔遲架。」

原來香港，還殘餘著一點點人情味。

我繼續說：「依家呢頭咪事？做咩嚴重到要封鎖左成個長洲呀？」

她歎氣道：「其實死人既野，呢度年年都有，但係大部分都係自殺，今次警方推斷係謀殺案，死左五個人，所以係有線索之前,都會封鎖長洲。」

我偷偷地窺探案發現場裡頭，看見地上有很夠血腥，彷彿連視覺也感受到裡面的血腥。

感受更強烈的，是怨氣。

到底是什麼會驅使一個人殘忍得一口氣殺了五個人？

不，等一下，

是昨晚那名神秘人做的嗎？

牆上的血字，跟這件事情有關係嗎？

「快点走......」

即是說，

這是一個警告，

下一批將會被殺的人，就是我們？

我不禁心裡發毛，四周瀰漫著惶恐的氣氛，

一大堆疑問不斷湧上心頭，

到底，阿賢他們為何會「醒爬」預先走人？

那些血字，是逃脫者好心給我們的提示嗎，那為什麼不直接把我們都叫醒，

而且，神秘人到底是誰？他想要我的命？

接著我便向其中一名警員打探一下消息，豈料卻遭他以禮相待：「屌，細路仔咪撚咁八卦啦！」

「仆你個街。」我心咒罵。

接著，我便假裝可憐，就像迷途小羔羊一般，詢問另一位警察。

這次，找女的。

「姐姐......我同我班朋友都好驚，唔知發生咩事...可唔可以略略話俾我地知？」

這次，得手了！

女警員回答：「案發時間大概係前晚八點—」

昨晚八時？我跟阿怡到步長洲以前？

「應該係謀殺案—」

我聚精會神地聆聽著她的一句一語。

「...正係可以講咁多。」

......

我屌你，白撞？叫你略略你還真是略略。

不過算，情報，足夠矣。

那麼就證明，昨晚的神秘人並非正趕路行兇，牆上的血字也非幸存者的提示。

不過一切，還離真相很遠。

正當我打算轉身離開東堤小築用膳時，我突然被場內的驗屍人員所吸引，他們將屍身上的布稍稍打開，進行初步的觀察，

我卻發現，那具屍體，他

很熟口面。


不！是他們...




他們都......很熟口面。





6.異象



即使是白天也好，長洲的陽光並沒有明媚的感覺，反而周圍也瀰漫著香燭的氣味，

今天，是正日農曆七月十四，中元節。

命案中受害者的遺容一直在我腦海中徘徊，心裡的不安感越滾越大。

我心裡，有一個可怕的答案。

然而，同行的其中一男急忙的從碼頭裡跑回我們正在用膳的餐廳，愉悅的說：「太好啦！聽聞太多反對聲音，聽朝早開始長洲會回復返正常交通啦。」

他高興的口語與我的內心呈強烈的對比，

總覺得，今夜，

必有一劫。

......

我們熬過了白晝，時間來到更難熬的晚上。

中元節的這一晚，安全起見，我跟阿怡決定今晚到隔離跟那兩對情侶會合，將原本的房間空置，

說實在，我早已想離開那棟該死的房間。

這一晚租住東提小築的人客明顯比昨晚還小，彷彿整個渡假村就只剩下我們六人，

猶如死城的環境，襯托著圓得詭異的月光，跟這鬼節的氣氛不謀而合。

然而這一晚，

事情的發展也不出我所料，

怪現象，開始出現。

正當我們無所事事，看著兩個垃圾電視台鬥垃圾之際，我感受到一股濃實的濕氣。

搞什麼飛機？現在明明是八月中，牆壁上竟然佈滿了水珠。

我立即用手機開啟天文台網站，今天的濕度為72%，稱不上為潮濕。

我凝視著牆上的水珠，苦思一番。

「呀！！！！！」
突然，廁所傳來尖叫聲，

我們數人均被尖叫聲嚇了一跳，在廁所裡的，是阿怡！她不是正在沐浴嗎？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咩事！」我急忙扭開沒有鎖上的門然後叫道。

門扉一開，只要阿怡用白毛巾裹著全身，驚訝的望著自己雙手大叫，

手掌上，佈滿長髮。

我舒了一口氣地說：「甩...甩頭髮姐下話？」

她的表情依然驚慌失措：「唔係...唔係我，啲頭髮唔係我甩架...」

唔係你？咁唔通我？女人...真麻煩。

「咁係邊個？」我先不一口否定她，倒想看她會如何解釋。

「係阿均......」

你媽的！聽你在放屁！任性也要有個限度好不好...我也已經被一連串的怪事搞得有夠煩的了，

不過更扯的，她還未說......

「我沖沖下涼張開眼個時，睇到一頭吊死鬼係面前比繩吊住，眼睛反白，伸出長舌...而且，佢個樣...佢個樣係阿均......我伸手諗住自衛，點知就扯左兩執頭髮出黎...」

妳...妳是在說鬼故事嗎......你成功了，還真是挺恐怖的。

我說：「我諗...你呢兩日太攰啦，有幻覺都唔出奇，你換完衫就出黎啦，唔洗咁驚架。」

事後，我才明白，

男人，總是敗於忽略女人所說的話。

當阿怡心驚膽顫地從廁所走出來後，怪現象，還未到戲肉。

正值晚上十時許，我跟阿怡已經打算就寢，我說：「大家，我同阿怡瞓先啦，佢好攰。」

其實打從步入這間房開始，我便已留意到這房子地上有很多昆蟲屍體，

可是重點，並不在這,

而是一股強烈的腥味，血腥味。

我向枕邊的阿怡問：「阿怡，你聞唔聞到...？」

阿怡皺著眉說：「我聞到...好大陣血腥味...」

感覺，似曾相識......

沒錯！是今早經過命案現場時，我受感覺到的腥味！

這一次，不只是感覺，而是我確確切切的，連嗅覺也感受到。

阿怡接著話：「阿強我瞓唔到覺...」

繼續無視下去也不是辦法。

然後，我們便走出客廳。
只見他們四人依舊歡樂，好像根本沒有察覺到怪現象。

我說：「呀...各位，阻住你地睇電視，其實你地發唔發覺呢間房有啲奇怪？周地昆蟲屍體都算，你睇下，諷牆仲要潮濕到咁既？」

其中一男說：「吓？乜夏天唔係咁架咩？」

...這傢伙，比阿賢還笨。

接著，另一名男生彷似想把他說的話糾枉過正般，說著：「你有無常識架？冬天先係咁潮濕架傻仔！」

...這顆人沒救了。

我繼續說：「而且，你地聞唔聞到好大陣腥味？我地不如一齊返隔離房住啦。」

這一刻，那兩名女生好像被我的話嚇到了，她們看著男生們待他們答應。

豈料那兩名男生卻一口拒絕：「無野既...咁先刺激架！你兩個女仔記得癡實我地呀知唔知！」

原來他們除了笨，還愛逞英雄。

我回答：「咁我地過返去先啦。」

當然，那所房子也是怪裡怪氣，不過只要鎖好門窗，也是可以一覺著天光，然後明早走人，

在這所房子不斷任由腥味侵襲，恐怕夜長夢多。

阿怡說：「阿強你過去開門先啦，我執埋啲野就過黎架啦。」

我回答：「好啊。」，便離開這所房間。

走到外面，的確異味已經消散，發出血腥味的，並非外面，而是這房子裡面。

而且，案發現場一早便已經打理好了吧，怎可能還會有味道傳出？

想著想著，我便已走到原本的房間。

「咔嚓—」門一開，我又來到這間熟悉的房子，

不...等一下...

熟悉的，不止環境......

房間內，竟然有人。
而且人們，一樣很熟悉。

連環兇殺案死者的遺容....

阿怡剛才洗澡時所看見的東西......

兇殺案死者，五人。

今早離開的阿偉，阿賢，惡霸，小玲，阿均......

我明白了...阿怡，剛才我應該相信你的，

他們五個並非今早已經離開長洲，

他們並沒有離開長洲，離開的，

是陽間。

他們都是昨晚遇害的死者，

眼前的他們，都不是人......





7.結局



當我發現眼前的景象時，門，已經反鎖了。

我一臉慌張地說：「你地...係咪已經死左?」

他們並不是人，這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，雖然他們不像恐怖片的鬼靈一樣，髮披面，半天飛，

反而形態跟正常人一樣，

只是他們的表情都呆若木雞，而且散發出陣陣冷若冰霜的感覺，

所謂陰氣。

阿偉，是死了的阿偉，他木無表情地說：「無錯，早係你地黎之前，我地已經死左。」

冷不防，身旁距離約兩寸的位置突然閃出一個女人，

不是，是女鬼，

我被嚇得六神無主。

它是小玲：「你地唔應該留係度，我地已經提過你。」

什麼，那三個血字，原來是你們留下的！

我立即說：「點解你地會死...？邊個做......」

還沒把話說完，背後的窗外突然一片火光，隔壁的房子被洪洪烈火燒得汪盛，

是那兩對情侶的房間！

阿怡...阿怡還在裡面！

門扉還是緊緊的鎖著，剛才遇見它們時的不安頓時變成了焦急。

「開門呀！俾我出去！阿怡仲係入面架！」

只見它們五人還是無動於衷，只管繼續脹一雙死魚眼繼續望向我。

好，我用強的！

我不斷用腳踢開大門，心中的憤怒轉化為力量，

你們五個死人，

對面是兩對情侶再加阿怡，

是你們搞的鬼！是你們要找替死鬼嗎！

不消一會，大門便被我一踢蹬開。

走出房外，面前的屋子快要被猛火吞噬，情況不容許我多想，接著我便衝入火場。

怎會這樣的......

走進屋內已看見有兩三具燒焦了的屍體，

是我太遲了嗎!

突然，左腳被一隻燒得黑漆漆的手緊緊抓住，

是其中的一男！

他的臉已被燒得血肉模糊，血流披面......

他已經沒救了。

倏地，他用最後一口氣說：「強...小心...快啲走...阿怡...走左...」

阿怡走左？是說她成功逃脫了嗎？

這房子已經撐不住了，我迅速地離開現場，在外面不斷喘氣。

絕望源源不絕地侵襲...眼淚也不爭氣的流過不停。

阿賢...阿偉...

阿怡生死未卜。

短短兩天，已死了接近十人，

十個，我身邊的好友。

正當我坐在地上，自我放棄之際，有一個身影，很吸引。

四處無人，他的身影更顯突兀。

他的距離就在我十米內，我隱約能看到他手上正拿著一瓶液體，

有古怪。

古怪的是，面對眼前的大火，竟然有人可以若無其事地離開嗎？

正當我站起身步近他，他便往東提小築出口的另一方高速漏走。

那身影，那感覺，

是昨晚持刀的神秘人！

我冒著生命危險上前追趕，

只要我追到你，就能搞清一切的來龍去脈！

那個人往山間逃走，我沒有半步怠慢，身影越來越接近。

迅雷不及掩耳間，他將手上的物件向我擲來，企圖擺脫我的追趕。

我敏捷地躲過他的襲擊，細看之下，那是火機及一瓶用玻璃樽盛著的透明液體，

是火水！

兇手原來是他！

倏地，他突然用手掩著前方，尖叫了一聲，停止了動作，並倒在地上。

而我，亦追到一個一手就能將他擒住的距離，

可是，我也被眼前的景象嚇得卻步。

是阿賢他們...他們五人。

而他們看見我的存在後，瞬間灰飛煙滅。

接著，我便一手將神秘人拉住。

神秘人，我終於能將你的假面具拆下來的。

「捉到你了。」我說

到底來者何人？

他把臉一轉，說了一句話，聲線，是女人......

「點解你無死到...你唔係應該都燒死左架咩！」

怎...怎麼會...她是老闆娘！

我愕然的道：「點...點解係你？」

她回答：「唔係你班朋友，你都已經一早落左陰間！」

一時之間，我搞不懂她的話，腦海一片空白。

不久，數十支光線便照向我們，警察將我們二人都帶走.....

...

到了早上，警方已有足夠證據起訴東堤小築的負責人，

原來，火災不是阿賢他們一顆人幹的。

阿怡亦被警方於沙灘裡發現，並無大礙。

而老闆娘，她承認策劃兩完謀殺罪。

連阿偉他們，也是被她所殺的。

警方甚至推翻以往於東提小築的多宗自殺案，原來兇手，都是她。

至於殺人動機上，原來老闆娘也有一段悲慘的往事。

事源老闆娘有三名女兒，分別二十八歲，二十六歲，以及十七歲。

大女於十五歲時的暑假，被同行友人於東堤小築欺凌後謀殺，

而二女兩年後被男友慫恿，兩人於暑假燒炭自殺，事後男生獲救，女生死亡，地點亦是東堤小築。

自此之後，其母用所有儲蓄將東堤小築渡假村買下，

她十分痛恨暑假入住東堤小築的年青人，望有一天就為女兒報仇。

因此，每一年暑假，她亦會策劃一宗宗殺人劇。

至於最小的女兒，聽聞被某親戚收養。

...

今晨，我牽著阿怡，為逝去的九名朋友禱告。

我亦終於明白了事件的真相。

那一晚我跟阿怡到步長洲前，阿賢他們一行五人，已遭到東堤小築負責人下了毒手，

另外那兩對情侶因另租單位而逃過一劫。

事後，阿賢，阿偉，阿均，惡霸及小玲因對人世有股怨氣，因此成為了遊魂野鬼，不得輪迴轉世。

在我跟阿怡到達東堤小築後，首先遇見的，便是她，

連環殺人兇手—老闆娘。

她得知我們是與阿偉他們一夥的，便另外安排一所房子給我，

豈料，我跟阿怡竟然還是遇見了阿偉他們，只是，

那一刻起，他們都已經不再是人了。

那晚我看見持刀的神秘人，就是老闆娘，可能因為有阿偉它們的守護，老闆娘最終還是沒有得逞，只能隔著窗子望著我。

血字，也是阿偉它們的傑作。

到了昨天早上可能因為鬼魂於白天行動受阻的關係，便跟兩對情侶交代先走。

而昨晚，兩對情侶的房間怪事重重，都是已成鬼魂的他們之所作所為，

腥味，吊著的阿均，蟲屍，

目的是把我們嚇走，它們知道了老闆娘的殺人陰謀，

豈料那兩名男生的逞強，令他們四人都葬生火海。

......

事情總算告一段落，我望著大海，叫著：「阿賢！阿偉！我幫你地報左仇啦！你地安心上路啦！」

最後，我便懷著解放了般的心情，離開長洲。

不過，我總覺得阿賢它們還是沒有離開人世，彷彿還有話要跟我說一般，

還真是怨魂不散呢！放心吧，兇手已經落網，等待著我的，是跟阿怡的幸福將來。

在登船之前，碼頭的入口處有大批警察在發放傳單，該也是長洲已回復平安之類的通訊吧。

我沒管太多，取過單張後便登船找了一個較隱閉的位置坐了下來，

好讓我能夠跟阿怡卿卿我我，畢竟來到長洲都沒有跟阿怡親密過。

「我去個廁所先。」阿怡說。

我回答：「好呀！」

阿怡她始終還是愁眉不展，我想她大概是嚇著吧。

算了，接著我便帶起手機，坐著等阿怡回來。

途中我拿出警察派發的單張看了兩眼：

「緊急。東堤小築連環謀殺案兇手已逮捕，

但是兇手程麗珍(老闆娘)其三女，

黃詠怡為兇手之一，

現時兇手仍身處長洲，

稍後警方將會對長洲進行第二次封鎖，

如有發現兇手請與警方聯絡。」

黃詠怡......

此時，我心中驟然湧起一股寒意，精神也接近崩潰。

阿怡...？

你是老闆娘的女兒...？

正當我打算轉身到廁所尋找阿怡，

一把利刃已對準了我的喉嚨......

我動彈不得，

不過，身後的是誰，我已經心裡有數......

一把女聲在我耳邊說：

「你以為，你會走得甩咩？」





完。


